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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澳
門
音
樂
節
舉
行
的
大
部
分
時
間
碰
上
我

不
在
港
，
錯
失
了
很
多
欣
賞
國
際
音
樂
家
演
出
的

機
會
，
幸
而
最
後
可
以
趕
上
電
影
︽
淘
金
熱
︾
。

︽
淘
金
熱
︾
是
差
利
卓
別
靈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製

作
的
默
片
。
顧
名
思
義
，
那
是
一
齣
關
於
美
國
人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淘
金
時
代
發
生
的
故
事
。
片
中
的
差

利
是
一
名
到
美
國
碰
運
氣
的
淘
金
者
，
在
淘
金
途
中

遇
上
種
種
奇
事
，
既
驚
險
又
惹
笑
。
所
以
，
有
些
人

稱
︽
淘
金
熱
︾
為
差
利
的﹁
流
浪
漢
差
利
系
列﹂
之

一
，
並
且
視
此
片
為
差
利
其
中
一
齣
最
佳
的
電
影
。

片
中
的
差
利
在
雪
山
避
風
雪
時
進
入
了
一
間
小

屋
，
遇
上
了
也
是
來
淘
金
的
小
屋
主
人
。
二
人
由
彼

此
不
信
任
到
最
後
分﹁
金﹂
同
味
，
齊
齊
變
成
千
萬

富
翁
。
他
們
既
能
共
患
難
又
能
共
享
富
貴
，
實
屬
難

得
的
好
朋
友
。
不
過
，
知
心
好
友
也
有
面
對
引
誘
的

時
候
。
二
人
可
以
共
分
黃
金
，
但
當
捱
餓
的
時
候
，

肚
皮
卻
不
願
跟
你
講
義
氣
。
那
一
場
拍
檔
因
飢
腸
轆

轆
至
極
點
而
產
生
幻
象
，
將
差
利
看
成
是
一
隻
雞
，

打
算
將
他
宰
殺
來
吃
的
戲
，
令
人
了
解
到
有
天
你
被

自
己
人
吃
掉
了
也
不
要
怪
責
他
，
原
來
那
不
是
他
存

心
欲
置
你
於
死
地
，
而
是
他
因
生
理
上
的
需
要
或
產

生
的
毛
病
而
令
你
丟
命
。
可
能
很
多
大
律
師
都
看
了

這
場
戲
，
因
而
懂
得
以
各
種
精
神
病
、
心
理
病
為
原

因
為
很
多
殺
人
犯
開
脫
。

劇
中
二
人
經
歷
種
種
艱
辛
，
最
後
不
但
尋
到
金
礦
，
成
為
超

級
富
豪
，
差
利
更
加
與
心
儀
的
女
子
喬
治
亞
共
諧
連
理
，
喜
劇

收
場
。
喬
治
亞
其
實
是
一
名
煙
花
之
女
，
並
且
曾
經
愚
弄
差

利
，
令
他
在
以
為
獲
得
美
人
垂
青
時
再
刺
破
他
的
好
夢
。
然

而
，
差
利
卻
不
計
較
昔
日
被
對
方
奚
落
時
所
受
的
委
屈
，
到
了

自
己
顯
貴
再
碰
上
她
時
，
竟
然
立
即
讓
她
與
自
己
一
同
享
福
。

真
的
不
知
到
底
是
劇
本
在
這
方
面
寫
得
較
粗
疏
，
還
是
真
的
有

這
樣
盲
目
的
情
聖
。

差
利
的
電
影
都
有
着
卡
通
人
物
的
特
徵
︱
︱
永
遠
打
不
死
。

在
︽
淘
金
熱
︾
中
，
他
在
冰
天
雪
地
冷
不
死
、
沒
有
食
物
餓
不

死
、
吊
在
懸
崖
的
小
屋
中
摔
不
死
…
…
觀
眾
一
邊
在
哈
哈
大

笑
，
一
邊
卻
看
得
緊
張
刺
激
，
不
斷
為
差
利
的
困
境
抹
一
把

汗
。
古
典
喜
劇
的
精
神
正
是
在
於
不
死
、
復
生
、
重
新
開
展
，

光
明
就
在
所
有
黑
暗
之
後
。

是
次
澳
門
音
樂
節
播
映
的
︽
淘
金
熱
︾
並
不
是
單
單
播
映
電

影
那
樣
簡
單
，
而
是
在
一
邊
播
映
電
影
時
，
一
邊
由
澳
門
樂
團

現
場
演
奏
，
為
電
影
配
樂
。
是
次
指
揮
是
摩
西
．
布
洛
克
，
原

來
他
受
了
卓
別
靈
家
族
委
託
，
一
共
修
復
了
十
二
套
差
利
的
電

影
，
並
且
在
這
個
名
為﹁
再
遇
卓
別
靈﹂
的
演
出
中
擔
任
指

揮
。這

個
演
出
將
影
像
和
音
樂
兩
項
表
演
藝
術
共
冶
一
爐
，
效
果

出
奇
的
好
，
讓
我
過
了
一
個
富
視
聽
之
娛
的
周
末
晚
上
。

電影加音樂的《淘金熱》

香
港
資
深
編
劇
文
雋
，
召
集
兩
岸
三
地
影
視
編

劇
在
上
海
開
會
，
討
論
主
題
是﹁
世
紀
之
問
：
我

們
的
銀
幕
主
人
公
都
哪
兒
去
了﹂
？
文
學
就
是
人

學
，
說
了
上
百
年
，
編
劇
從
上
學
第
一
天
起
，
老

師
就
強
調
要
寫
人
物
，
這
是
最
簡
單
、
最
原
始
、

最
不
是
問
題
的
問
題
，
現
在
要
拿
到
會
議
上
讓
編
劇
討

論
，
荒
謬
嗎
？
不
荒
謬
。

同
一
時
間
，
還
有
一
個
會
議
，
出
席
人
也
是
編
劇
。

今
年
四
月
以
來
，
中
國
電
影
票
房
增
速
放
緩
，
市
場
上

缺
乏
能
把
觀
眾
召
喚
回
戲
院
的
國
產
好
作
品
，
憂
患
點

說
，
可
能
是
崩
潰
的
開
始
。
北
京
電
影
局
很
敏
感
，
局

長
出
面
，
組
織
電
影
編
劇
開
會
商
討
，
編
劇
仍
然
是
電

影
產
業
發
展
的
第
一
推
動
力
。

票
房
就
是
警
鐘
，
我
們
的
舞
台
、
影
視
作
品
生
了

病
，
最
嚴
重
的
病
癥
是
：
人
沒
了
，
主
人
公
丟
了
！
在
視
頻
上
看

了
一
部
去
年
大
賣
數
億
的
電
影
，﹁
大
神
級﹂IP

小
說
改
編
，
講

述
一
夥
人
在
古
墓
裡
尋
找
奇
葩
，
除
了
導
演
不
熟
悉
，
編
劇
、
監

製
都
有
名
氣
，
曾
經
製
作
過
優
質
電
影
，
在
行
業
內
算
是
有
名
望

有
信
譽
。
該
片
製
作
費
高
達
二
億
五
千
萬
元
，
宣
傳
費
就
用
了
七

百
萬
元
，
都
是
一
級
明
星
演
員
，
機
關
佈
景
大
場
面
不
輸
讓
荷
里

活
，
但
是
不
吸
引
不
好
看
不
知
所
云
，
原
因
是
沒
有
人
物
。

主
腦
出
錯
全
盤
皆
輸
。
為
了
創
造
票
房
，
為
了
錢
，
在
網
絡
上

找IP

，
找
到
一
個
大IP

，
馬
上
組
班
搭
夥
，
兩
三
個
月
搞
定
劇

本
，
半
年
內
完
片
，
不
用
什
麼
人
物
、
故
事
，
更
不
需
要
立
意
，

就
用
噱
頭
吸
引
觀
眾
，
快
拍
快
上
映
，
竟
然
收
幾
億
票
房
。
眾
影

視
公
司
紛
紛
效
仿
，
對
原
創
沒
有
興
趣
，
一
個
原
創
劇
本
少
則
一

年
，
多
則
兩
年
，
費
時
費
力
。
一
位
編
劇
說
得
好
：﹁
一
條
魚
死

了
，
可
能
是
這
條
魚
體
質
不
好
，
如
果
一
條
河
裡
所
有
的
魚
或
者

大
部
分
魚
都
死
了
，
一
定
是
這
條
河
出
了
問
題
。﹂
像
社
會
一

樣
，
影
視
界
也
環
境
污
染
，
這
種
污
染
，
像
假
貨
、
欺
騙
、
假

幣
、
地
溝
油
一
樣
，
比
北
京
鋪
天
蓋
地
的
霧
霾
更
害
人
。
靈
魂
害

人
，
禍
及
三
代
。

編
劇
的
重
要
工
作
之
一
，
是
在
生
活
中
找
到
形
象
的
種
子
，
把

這
個
種
子
發
展
成
為
主
人
公
，
作
為
一
部
戲
的
主
幹
。
常
說
，
編

劇
要
在
自
己
的
資
料
庫
裡
存
一
些﹁
人
乾﹂
，
需
要
的
時
候
，
拿

出
來
發
大
，
就
像
發
海
貨
一
樣
，
把﹁
人
乾
兒﹂
發
展
成
一
個
豐

滿
的
人
。
影
視
戲
劇
不
需
要
人
物
、
故
事
，
銀
幕
上
不
需
要
主
人

公
，
編
劇
原
創
和
創
造
人
物
能
力
減
弱
，
就
算
出
於
本
能
或
者
良

心
寫
出
人
物
，
也
說
不
定
會
在
拍
攝
時
設
法
刪
掉
，
一
是
不
需

要
，
二
是
太
麻
煩
，
哪
有
時
間
引
導
演
員
揣
摩
人
物
探
索
內
心
，

只
要
手
法
五
花
八
門
，
照
樣
賺
錢
。
藝
術
丟
失
了
靈
魂
，
遲
早
被

拋
棄
。

人哪兒去了

過
去
提
起
埃
塞
俄
比
亞
，
中
國
人
的
概
念
就
是
代
表
飢

餓
、
貧
窮
和
落
後
。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人
想
到
埃
塞
俄
比
亞

旅
遊
，
今
後
，
這
種
觀
點
將
會
大
大
改
變
。

因
為
，
過
去
埃
塞
俄
比
亞
交
通
不
發
達
，
旅
遊
者
只
能

靠
步
行
前
往
風
景
點
，
一
走
就
是
二
三
十
公
里
，
沿
途
只

能
夠
吃
乾
糧
，
又
要
聘
請
導
遊
，
成
本
昂
貴
。
埃
塞
俄
比
亞
有

一
個
部
族
，
長
期
受
到
基
督
教
的
壓
迫
，
仍
然
堅
持
信
猶
太

教
，
這
個
部
族
叫
做
法
拉
沙
人
，
自
稱
系
出
以
色
列
王
室
，
是

希
巴
女
王
與
所
羅
門
王
之
子
曼
涅
里
克
一
世
︵M

enelik
I

︶
的

後
裔
，
也
可
能
是
希
伯
來
人
十
二
個
支
派
中
神
秘
消
失
了
的
十

個
支
派
之
一
。
數
以
萬
計
的
法
拉
沙
人
住
在
塔
納
湖
以
北
地

區
。
埃
塞
俄
比
亞
最
著
名
的
風
景
地
帶
，
就
是
東
非
大
裂
谷
，

東
非
大
裂
谷
幾
乎
跨
越
了
東
部
非
洲
所
有
的
國
家
，
大
裂
谷
抵

達
埃
塞
俄
比
亞
南
端
的
阿
巴
亞
湖
後
，
大
裂
谷
分
成
東
西
兩
支

繼
續
向
南
延
伸
。
東
支
裂
谷
為
主
裂
谷
，
它
經
肯
尼
亞
北
端
的

圖
爾
卡
納
湖
向
南
縱
貫
肯
尼
亞
高
地
，
過
馬
尼
亞
拉
湖
向
西
南

延
伸
至
坦
桑
尼
亞
南
端
的
馬
拉
維
湖
。

東
非
裂
谷
帶
地
形
複
雜
，
千
姿
百
態
。
有
時
高
峰
矗
立
，
層

巒
疊
嶂
；
有
時
峽
谷
含
幽
，
湖
光
秀
美
。
裂
谷
帶
裡
面
，
火
山

林
立
，
多
姿
多
彩
。
在
眾
多
的
火
山
中
有
數
百
年
不
曾
活
動
的

死
火
山
，
也
有
本
世
紀
還
曾
爆
發
過
的
活
火
山
。

在
埃
塞
俄
比
亞
的
北
部
，
隱
藏
在
綠
色
橄
欖
樹
林
中
的
十
一

座
拉
利
貝
拉
教
堂
突
然
顯
現
。
人
們
通
常
是
仰
視
教
堂
，
而
在

這
裡
則
變
成
了
俯
視
。
這
些
教
堂
坐
落
在
岩
石
的
巨
大
深
坑

中
。
精
雕
細
琢
的
教
堂
像
龐
大
的
雕
塑
，
與
埃
洛
拉
的
廟
宇
一

樣
從
堅
硬
的
岩
石
中
開
鑿
而
成
。
它
們
建
於
公
元
十
二
世
紀
後
期
拉
利
貝

國
王
統
治
時
期
。
由
於
該
城
鎮
名
聲
日
增
，
最
終
以
國
王
拉
利
貝
的
名
字

重
新
命
名
︵
原
名
為﹁
哈﹂
︶
。
聖
喬
治
教
堂
是
拉
利
貝
唯
一
被
鑿
成
十

字
架
形
的
教
堂
。

有
了
中
國
興
建
的
埃
塞
俄
比
亞
電
氣
化
鐵
路
，
鐵
路
兩
旁
的
城
市
立

即
繁
榮
起
來
，
吸
引
了
大
量
遊
客
，
行
駛
在
亞
的
斯
亞
貝
巴
街
頭
的
這

種
紅
色
雙
層
旅
遊
觀
光
車
是
埃
塞
俄
比
亞
一
家
公
司
不
久
前
從
國
外
引

進
的
，
票
價
十
八
美
元
，
觀
光
車
上
配
有
兩
名
導
遊
，
可
以
同
時
用
英

語
、
法
語
介
紹
當
地
的
景
點
和
風
土
人
情
。
觀
光
車
一
推
出
就
受
到
了

旅
客
的
喜
愛
。
亞
的
斯
亞
貝
巴
風
景
秀
麗
，
氣
候
宜
人
，
還
擁
有
大
量

的
歷
史
遺
蹟
和
人
文
景
觀
。
有
了
中
國
參
與
經
營
旅
遊
業
，
中
國
的
航

線
也
會
飛
到
亞
的
斯
亞
貝
巴
，
接
着
也
會
有
中
國
導
旅
，
中
國
的
酒
店
也

會
相
應
建
立
。

中
美
能
夠
在
埃
塞
俄
比
亞
進
行
經
濟
合
作
，
原
因
在
於
猶
太
人
，
猶
太

人
一
向
對
中
國
有
好
感
，
這
裡
又
是
猶
太
人
分
支
的
故
鄉
，
爭
取
中
國
在

這
裡
投
資
和
旅
遊
，
就
成
為
了
美
妙
的
國
際
關
係
。

埃塞俄比亞變旅遊熱點

︽
春
光
乍
洩
︾
開
始
的
那
場
戲
很
重
要
，
梁
朝
偉
與
張
國
榮

遠
赴
地
球
另
一
面
，
其
一
原
因
：
去
看
氣
勢
如
虹
的
大
瀑
布

Iguazu

。

他
們
沒
去
到
，
邊
都
沒
碰
上
，
車
子
迷
路
，
連
地
圖
都
被
風

吹
走
了
。

表
面
愛
情
不
是
兩
個
人
之
間
的
全
部
，
走
在
一
起
不
過
意
亂
情
迷
；

幾
撮
芝
麻
綠
豆
，
吵
吵
鬧
鬧
鬥
氣
反
面
，
忘
記
初
衷
，
各
走
各
路
。

他
們
沒
去
，
我
去
了
！

就
為
開
場
二
人
吵
架
鬥
氣
片
段
淡
出
。
淡
入
片
頭
，
世
上
其
中
至
震

撼
心
弦
大
瀑
布
萬
馬
奔
騰
瀉
下
…
…
不
止
一
處
，
而
是
千
百
個Falls

匯
合
，
貫
穿
以
阿
根
廷
佔
大
部
分
、
巴
西
其
次
、
巴
拉
圭
大
概
十
巴

仙
，
三
個
國
家
之
間
的
奇
景
。

水
流
如
千
人
大
合
奏
在﹁
魔
鬼
喉
嚨﹂𠾐𠾐
往
下
衝
擊
，
配
樂
響

起
…
…
好
一
曲
中
南
美
濃
郁
情
調
︽C

ucurucucu
Palom

a

︾
，
浪
漫

幽
怨
，
曾
經
用
作
自
己
時
裝
演
出
配
樂
、
不
止
一
次
；
電
影
的
回
憶
、

行
旅
的
惦
念
。

南
美
是
要
去
的
，
事
實
來
到
阿
根
廷
之
前
兩
年
，
已
經
先
去
秘
魯
、

智
利
、
玻
利
維
亞
。
當
時
為
尋
根
，
母
親
外
家
與
南
美
洲
擁
千
絲
萬
縷

之
關
係
，
非
止
晚
清
漂
洋
過
海
為
謀
生
，
他
們
家
族
從
外
祖
父
、
母
親

多
名
姊
弟
自
面
相
觀
；
不
用
問
，
非
常
混
血
兒
。

相
信
外
曾
祖
居
停
過
秘
魯
首
都
利
馬
，
百
多
年
前
汽
輪
將
華
人
、
日

人
勞
工
、
逃
避
政
治
迫
害
者
沿
太
平
洋
送
到
天
涯
海
角
，
美
洲
西
岸
新

發
早
期
其
一
至
大
海
港
、
商
埠
利
馬
。

我
去
了
利
馬
，
當
然
也
去
了T

itikaka

、
馬
丘
比
丘
；
然
後
去
年
回

多
倫
多
，
堂
姑
婆
告
知
，
外
曾
祖
並
非
死
在
秘
魯
，
而
是
厄
瓜
多

爾
…
…
啊
，
又
需
整
裝
待
發
！

全
為
一
親Iguazu

水
澤
，
也
為
浪
漫
音
樂
與T

ango

，
我
跑
了
趟
南

美
三
國
：
巴
西
、
阿
根
廷
、
智
利
，
還
有
南
美
洲
的
烏
拉
圭
。
在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認
識
了
來
自
高
加
索
格
魯
吉
亞
的
藝
術
家Levan

M
indiashvili

，
原
本
攻
讀

神
學
，
志
願
當
神
父
，
一
次

柏
林
旅
行
，
看
了
王
家
衛
電

影
︽
春
光
乍
洩
︾
，
一
看
、

再
看
、
三
看
，
決
定
：
下
一

個
國
度
︱
︱
阿
根
廷
！

整
個
生
命
改
寫
，
在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生
活
下
來
，
重

拾
畫
筆
，
在
當
地
、
現
在
紐

約
，
已
成
薄
有
名
氣
的
畫

家
。一

套
電
影
，
幾
抹
春
光
，

本
來
天
南
地
北
兩
個
人
，
碰

面
地
球
之
南
，
多
神
奇
！

春光春光我來了

秋
天
，
是
梨
的
盛
產
季
節
，

無
論
經
過
路
邊
的
生
果
舖
，
走

進
超
市
的
水
果
專
賣
處
，
都
可

以
看
到
各
式
各
樣
的
梨
。
綠
色

的
新
疆
梨
、
淺
黃
色
的
水
晶

梨
、
啡
色
的
沙
梨
…
…
琳
琅
滿
目
，

價
錢
從
幾
塊
錢
一
個
到
幾
十
塊
錢
甚

至
上
百
塊
錢
一
個
的
都
有
，
當
然
最

貴
的
還
是
日
本
梨
。

看
到
這
麼
多
不
同
價
錢
的
梨
，
我

想
到
讀
小
學
時
讀
到
的
︽
孔
融
讓

梨
︾
的
故
事
。
如
果
買
了
一
個
日
本

梨
和
一
個
普
通
的
鴨
梨
，
家
裡
的
小

孩
會
讓
出
貴
價
的
日
本
梨
給
長
輩
吃

嗎
？
或
者
不
如
只
買
一
個
日
本
梨
，

回
家
切
開
分
來
吃
？
有
人
是
不
吃
切

開
來
分
吃
的
梨
的
，
因
為
聯
想
到
諧

音﹁
分
離﹂
。

看
到
梨
，
我
想
到
台
灣
國
民
黨
的

主
席
洪
秀
柱
日
前
到
內
地
訪
問
，
第

一
站
是
南
京
。
想
起
南
京
有
一
道
美
食
叫﹁
烤

梨﹂
，
是
把
梨
挖
個
洞
灌
進
冰
糖
或
蜂
蜜
去

烤
。
從
南
京
我
想
到
明
朝
的
名
稱
叫
金
陵
，
更

想
到
秦
朝
時
在
這
裡
設
的
縣
名
叫
秣
陵
。
歷
史

小
說
家
高
陽
寫
曹
雪
芹
家
族
興
衰
的
︽
紅
樓
夢

斷
︾
四
部
曲
，
第
一
部
便
叫
︽
秣
陵
春
︾
。
之

所
以
想
起
秣
陵
，
是
因
為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有
一

本
著
名
的
筆
記
︽
世
說
新
語
︾
，
裡
面
有
個
故

事
說
：﹁
桓
南
郡
每
見
人
不
快
，
輒
嗔
云
：

﹃
君
得
哀
家
梨
，
當
復
不
蒸
食
不
？﹄﹂
而
劉

孝
標
的
註
解
說
：﹁
秣
陵
有
哀
仲
家
梨
甚
美
，

大
如
升
，
入
口
消
釋
。﹂
這
哀
家
梨
，
是
秣
陵

縣
的
哀
仲
種
植
出
的
梨
。
這
著
名
的
梨
，
如
果

蒸
來
吃
，
則
淡
而
無
味
；
摘
下
來
吃
，
則
香
甜

甘
美
得
很
。
這
就
是
︽
世
說
新
語
︾
說
的
，
得

了
哀
家
梨
，
可
以
不
蒸
來
吃
嗎
？

不
過
，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的
秣
陵
，
是
在
河

南
，
不
在
現
今
的
南
京
。
不
過
，
如
今
的
南
京

和
河
南
，
卻
都
是
梨
的
產
區
。
不
過
，
南
京
人

之
所
以
會
在
烤
梨
時
加
進
冰
糖
或
蜂
蜜
，
倒
是

早
就
知
道
了
連
著
名
的
河
南
哀
家
梨
蒸
熟
了
一

點
也
不
甜
美
。
名
菜
如﹁
蜂
蜜
蒸
秋
梨﹂
不
就

是
冠
上
蜂
蜜
二
字
嗎
？

由梨說起

女友小萍畢業後在城東工作，整天出入寫字
樓，成為白領群體中的一員。按部就班地上班，
下班，回到租賃的房子，每天兩點一線，其他時
間差不多都用在與男友的視頻上。男友在西安上
研究生，不得不兩地分居，但是，他們的感情很
好。小萍屬於知足型女友，不挑剔，不攀比，喜
歡安靜的獨處，看看書，聽聽音樂，過不插電的
簡樸生活。
今年初，我偶然看到她發的一條狀態：「我有
一個壞了的電腦、破了的手機和一個每天忙到晚
上十一二點且從來沒有假期的男朋友。」後來，
見面後她向我緩緩傾訴：「他特別忙，連打電話
的時間都沒有，有時候等得我都睡醒了一覺也沒
有等來電話。他說好回來看我，好幾次都放我
『鴿子』，下次他坐上火車，我才相信！」她略
帶不滿地說。我也替她打抱不平，轉而又說，
「他馬上就畢業了，到時候你們便能團聚了。」
小萍搖搖頭，一臉認真地說：「我要去上學
了。」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她不疾不徐
地回答：「我考上了研究生，等九月份開學就去
上課。」我頓感意外，但是，聽完她的一番講
述，又徒生幾分欽佩。
小萍是個心存高遠、追求完美的姑娘。大四考
研，成績出來，發揮失常，她決定「二戰」。送
走舍友，在學校附近找房子，埋頭複習，她用腳
步丈量着圖書館與出租房之間的距離。每天晚上
伴着圖書館的閉館音樂《親密愛人》離開，孤獨
而不單薄。「二戰」要背負雙重的壓力，「萬一

考不上呢？」她的心態比較好，時間安排得遊刃
有餘。然而，成績出來，需要調劑，就這樣她與
自己理想中的學校擦肩而過，她非常不甘。經過
深思熟慮，她決定放棄，找工作，等男友畢業，
結婚成家。
工作之初，她對職場很不適應，心理上不平

衡。同一個部門，有的同事學歷比自己高，拿的
工資就多，感覺矮人一等。她發奮工作，早到晚
走，欲用業績證明自己。加上男友的鼓勵，她變
得自信起來，簽名換成了「愈努力，愈幸運。」
再後來，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兩家準備訂婚。
這個期間，她經常受邀當伴娘，參加同學的婚
禮，婚宴、滿月酒吃得多了，她也產生諸多感
悟，從同學那裡看到將來的自己。「難道我的人
生就這樣定型了嗎？結婚後生孩子，圍着孩子
轉，以家庭為中心，自己當初的夢想呢？」愈想
愈後怕，她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複習，考研。
如果考上了就辭職去上學，兩年畢業後，回來結
婚。
最終，小萍如願以償，重新回到校園深造。她
深諳，兩年的時間對她很重要，離開職場意味着
將來找工作從零開始，面臨新的挑戰；也意味着
她比同學結婚要晚，這些她都考慮到了。「我要
的不是文憑，而是實現自己的機會。賭一把人
生，將來對孩子也會有底氣，說你媽媽是怎麼不
按常理出牌的，不後悔！」她斬釘截鐵地說道，
眉宇間流露出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人生就像一副撲克牌，不在於你摸到的牌多麼

好，在於你如何將到手的牌打好。不按常理出
牌，並非故意與人不同，而是與自己較勁兒，遇
見未知的自己，爭取更好的機會。或者說，人生
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和固定模式，每一種選擇、
每一種路徑，甚至每一種活法，都應該被值得尊
重和包容。畢竟，生命中不只有腳下的「六便
士」，還有頭上的月亮。
朋友晴兒也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按說她是

小萍的師姐，她們畢業於同一所大學，都是英語
專業。大學裡談了一場戀愛，畢業後與男友在這
座城市定居，領證結婚，懷孕生子，雙方湊齊首
付後買房，有了自己的小家。這樣的人生軌跡，
平淡無奇。大約一年沒有見面，前段時間與她聯
繫，得知她現在自己幹，在小區裡開了一家英語
輔導機構。「生意怎樣？好幹嗎？你一個人能忙
得過來嗎？」我忍不住發問。
晴兒的英語是沒得說，商務英語也很熟練，教
孩子絕對不用擔心。可是，自己創業要找場地，
做宣傳，有人脈，各種事情都需要打理，面面俱
到。她老公私下向我吐露心聲：「我們已經買下
一間商品房，將來就會有固定的上課場地，不用
再到處租房了。只是她能力不足，我說她什麼都
聽不進去，太倔強了，這樣下去很影響發展。」
聽到這裡，我只能說些勸慰的話，慢慢來。「周
末上課，平時在家，這幾天她又想去上班，重新
找工作，那股子幹勁過去了。」聽到這裡，我也
很着急。他們的孩子才兩歲，婆婆從東北老家過
來帶孩子，身體也不是很好，花錢的地方多，一
旦敞開攤子幹就得堅持，不能打退堂鼓。
幹事業需要人脈，對於外地人來說，尤其是初

入職場沒幾年的「菜鳥」，各方面資源都積累不
足，想着順風順水很難。換做是我，說不定就沒
有晴兒辭職「單飛」的勇氣。因此，我絮絮說了

很多，給他們出了一些好的建議。「既然選擇了
這條路，就要堅定地走下去，別氣餒！」後來，
過了一段時間，晴兒的英語輔導機構大有起色，
她還做起了微商，賣早教產品，也發展代理商。
見她忙得不亦樂乎，我真心為她高興。
已是深秋，氣溫驟降，小北風直往脖子裡鑽。

她下課後，送走學生們，騎上電動自行車，親自
去為客戶送產品，回來的時候已經星星滿天。進
家後，熱氣騰騰的飯菜，呀呀說話的女兒，橘色
的燈光下投下一屋的幸福，她心裡是滿滿的自
足。看到這裡，我的心底有種說不清的感動，還
有融融的暖意，頃刻，眼睛一片模糊。
如作家亦舒所說：「莊敬自強，決不投降。環

境惡劣到在荒山野嶺做超齡學生，更應進時裝店
消遣解悶。天天陰天下雨，才不要緊，找一把最
漂亮的花哨的傘撐起上街。」沒有誰的人生是容
易的，人與人之間其實相差無幾，不過是為了活
得好看一些，讓人生少一些乏味，多一些精彩。
等有一天回頭看的時候，無愧於心靈。
無論我們走哪一條路，作出何種選擇，都應懷
揣着想方設法把牌打好的心態。即便手中是一副
爛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任何挫敗和逆境中都
蘊藏着上帝的美意，就看你如何對待。你的心態
怎樣，你的人生就會怎樣。就像美國歌手鮑勃．
迪倫曾唱道的：「一個男人要走過多少條路，才
能被稱為一個男人；一隻白鴿子要越過多少海
水，才能在沙灘上長眠；炮彈在天上要飛多少
次，才能被永遠禁止；答案，我的朋友，在風中
飄蕩……」
人生很長，走過的路，受過的苦，作出的選

擇，包括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瘋狂」舉動，伴
隨光陰流逝，都將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且行且
自強，其他的都是看熱鬧而已。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生

百
家
廊

鍾
倩

江
湖
告
急
。
當
下
許
多
在
工
貿
大
廈

從
事
創
作
的
藝
術
人
，
都
在
擔
心
收
到

業
主
傳
來
政
府
通
告
，
說
改
變
了
地
方

用
途
而
被
逼
遷
。

一
位
舞
蹈
工
作
坊
的
主
人
說
：﹁
這

回
全
都
白
費
了
！
我
投
資
了
不
少
在
裝
修
、

燈
光
、
鏡
房
及
相
應
設
施
。
不
只
搬
遷
，
日

後
這
些
設
施
都
要
送
人
或
丟
掉
；
香
港
根
本

就
沒
有
可
供
創
作
的
地
方
！﹂

一
位
劇
場
工
作
者
說
：﹁
我
們
演
出
完
的

道
具
全
要
銷
毀
！
一
面
說
西
九
要
培
育
大
量

演
藝
人
才
，
另
一
面
又
趕
盡
殺
絕
。
毀
掉
生

態
的
話
，
誰
都
沒
有
好
處
！﹂

說
藝
術
人
的
生
態
，
地
方
固
然
重
要
，
其

他
有
助
氛
圍
的
設
施
同
樣
重
要
。
別
看
少
一

杯
咖
啡
，
一
個
可
容
納
一
桌
二
椅
的
空
間
，

一
個
可
讓
人
歇
息
的
木
箱
或
輪
胎
盤
。
這
些

閒
雜
用
品
總
在
世
界
重
要
的
藝
術
展
覽
或
事

項
裡
出
現
。
它
們
或
許
消
失
於
租
金
昂
貴
的

商
場
，
因
為
精
打
細
算
的
業
主
，
要
把
人
群
從
聚
腳
點

趕
進
商
店
。
藝
術
人
的
地
方
不
是
商
場
，
有
關
的
計
算

無
可
估
量
。

香
港
如
何
成
為
國
際
藝
術
界
喜
歡
前
來
展
示
作
品
的

地
方
？
要
有
必
需
的
配
套
：
表
達
自
由
誠
可
貴
，
還
有

非
功
利
的
、
可
供
休
息
的
地
方
。
西
九
地
盤
每
年
一
度

的
戶
外
音
樂
盛
事
，
吸
引
了
源
源
不
絕
的
中
外
觀
眾
。

他
們
躺
在
草
地
上
，
或
任
何
可
供
臥
着
坐
着
的
地
方
，

仰
視
夜
空
，
聽
船
笛
的
鳴
聲
，
還
有
黑
鳥
在
高
空
飛

翔
，
維
多
利
亞
的
海
景
。
吹
來
的
海
風
，
遠
觀
的
燈

火
，
跟
音
樂
和
演
出
相
拍
和
，
產
生
連
導
演
都
計
算
不

來
的
互
動
效
果
。

創
作
者
要
迴
氣
，
觀
眾
也
要
養
精
蓄
銳
，
我
們
要
在

無
害
的
環
境
裡
跟
美
感
經
驗
遇
上
。
靈
感
的
產
生
許
多

時
是
不
經
意
的
，
藝
術
帶
來
的
歡
愉
亦
不
動
聲
色
。
可

惜
的
是
我
們
都
沒
有
這
些
心
態
、
生
態
和
環
境
。
藝
術

人
要
擔
心
租
金
和
經
費
，
要
忙
於
籌
算
和
撰
寫
申
請
資

助
的
表
格
，
年
年
月
月
。
他
們
還
要
在
生
活
逼
人
，
要

全
職
與
兼
職
之
間
賺
取
生
活
。
推
動
藝
術
的
人
如
果
以

藝
術
作
為
工
具
、
門
面
和
業
績
，
照
顧
硬
件
卻
忽
視
藝

術
之
所
以
能
出
現
的
生
態
及
各
項
軟
件
，
絕
對
是
本
末

倒
置
。 藝術人的生態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電影《春光乍洩》。 作者提供


